
　 　 【编者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正在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秩序带来

了巨大冲击。 本刊特约四位学者分别从全球、地区和国别的层次透视疫情对国际关系

的影响，以期对认识这一议题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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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是史有前例的。 一百年前人类便

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全球性大流行病。 欧洲殖民者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更是因为所谓

“免疫优势”，使 ９０％以上印第安人因其带来的疾病失去生命，而在此之前欧洲因为肺

鼠疫传播减少了 １ ／ ３—１ ／ ４ 的人口。 此次疫情不仅事先有警告，而且给出警告的机构

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共同筹备的全球备灾检测委员

会（ＧＰＭＢ）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发布了题为《全球处在危险中》的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存在

暴发一场席卷全球、可能导致 ８０００ 万人丧生的大规模流行病疫情的现实威胁，但世界

各国在各个层面都缺乏持续的政治意愿去做预防准备。 然而，流行病属于典型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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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大影响事件”，即便史有前例、即便警告声不绝于耳，事先要求人们做出牺牲严加

防范并不现实，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大概率大影响事件”需要应对。 仅就公共

卫生健康而言，目前每年全球死于心脏疾病的人数就接近 ２０００ 万。 换言之，在资源有

限、概率小且难测的情况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大概率大影响事件”的防范与应对上，

既应该是思维底线也有其合理成分。

尽管历史不等于未来，根据经验进行的预测误差可能很大，但仍是我们思考未来

的基本依据之一。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前面提到的几次超大规模疫情突如其来且汹涌

澎湃，但持续时间都不很长，两年左右便销声匿迹，因而对人类的损害虽然巨大但基本

属于短期冲击。 经过一段时间修复后便重回原有历史轨道。 当然，即使同样是短期冲

击，持续 ６ 个月和持续 １２—２４ 个月的后果也将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我们把此次疫情

粗略地假定为持续 ２ 年左右的短期巨型冲击，那么仅就世界格局问题而言，我们就必

须同时思考两件既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相异的事：一是疫情对当下世界格局造成了什么

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冲击；二是未来世界格局因冲击的力度和形式而显露出的最可能

的演化路径。

总体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启的历史进程，

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 冷

战结束标志着美苏两极结构让位于单极世界，标志着一个地域上较完整、规则上较统

一的世界市场首次现身于人类历史。 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加速向深度和广度迈进，其间

“一超多强”格局也逐渐定型。 “９·１１”事件作为冷战后历史进程的一个“巨扰动”，在

给既成世界格局冲开了一道裂痕的同时，也给风风火火的全球化投下了一道阴影。 尽

管如此，世界仍沿着冷战结束形成的历史惯性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前行。 如果说

“９·１１”事件对冷战后世界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迟缓全球化的速度和转移霸权国

关注的问题焦点上，那么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大国实力

对比和全球化转向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接近

速度如此之快（从 ３５％升至 ６６％），与其他强国之间差距拉大之明显（中国 ＧＤＰ 占世

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９１％升至 ２７４％），在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进而

开始动摇“一超多强”格局。 与全球化齐头并进的保护主义则将行进在平坦大道上的

全球化带入崎岖路段。 如果拿冷战结束、“９·１１”事件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做参

照系，此次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程度大体上介于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和

“９·１１”事件之间，即小于前者大于后者，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超过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

危机，但小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的大萧条。 实际上大萧条并未截止于 １９３３ 年，从高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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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下降的失业率在 １９３６ 年仍为 １６％。

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

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 物资、人员和服务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因控制病毒

传播而停顿，从而彰显了现有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随着各国

应对产业链危机的举措依次出台，本国、双边或区域等小范围“自力更生”局面便有可

能逐渐形成，其惯性势必延续到疫情结束，乃至最终常态化。 那些决心以更大规模和

更高水平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出于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防范措

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使产业链进一步通向“脱钩”。 这种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

又强化“脱钩”的事与愿违机理，可称为“脱钩悖论”。

相对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上的断裂更值得警惕。 冷战后 ２０ 年全球化

的特征之一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全球铺开并创造了巨额贸易收益。 中国从中获

益颇丰，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基地，并从一个单纯的垂直分工参与者逐渐变为高科

技的水平竞争者。 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为最终战胜这一人类共同敌

人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 然而令国外部分人士担忧的是，中国抑制病毒传播初战告

捷显示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此，带有浓重民

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保证“产业链安全”的呼声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鹊

起，并大有让“稳定”盖过“利润”的势头。 原来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把中国锁定在全球

产业链中低端的势力，在产业链“客观”断裂的现实面前也已开始改变态度，甚至主张

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 在此背景下，在全球产业链“客观”断裂和“主观”断

裂的共同作用下，发达国家与中国正在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景象正变得愈发清晰。 换

言之，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始形成两个“异质”的“全球化”动力之源。

疫情冲击下的各经济体内部情势演化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走势的重要决定力量。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挽经济大厦于将倾而施行非

常规政策，在收到短期效果的同时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 这便是表现为“三低三

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收入差距）的脆弱经济在新冠

肺炎疫情出现时一触即溃的基本原因。 面对股市巨幅震荡，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采取

了无底线的救市行动，并暂时稳定住了金融市场。 然而，这种带有饮鸩止渴性质的做法

非但没有解决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痼疾，反而让现有包括经济风

险和社会分裂等在内的痼疾得以延续和强化，从而让目前的危机成为未来大崩溃前的一

次真实预演。 对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中低收入脆弱国家而言，此次疫情可能对其基本民

生带来摧毁性冲击，并可能产生社会失序、政府失能、边境失效的局面，甚至不排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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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和社会动荡同时跨境传播的可能性，进而给日益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以沉重一击。
透过产业链看未来，世界格局走势大体上有四种可能情景：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将

现存多边或诸边抑或全球或区域体系冲垮击碎，世界各国以邻为壑，甚至进入丛林战

争，霸权国家将更加肆无忌惮，强权即真理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旧秩序废

墟中形成新秩序将持续数十年。 所幸此种情景出现的概率极低。 二是多边或全球体

系全面坍塌或名存实亡，全球化借以前行的多边合作与区域合作两个轮子只剩下一

个，以主要国家间博弈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区域集团化态势。 区域主义本身同

时也将进行重组，有些地区合作机制会得到加强，有些会被创立，有些则被改组，而且

不排除有些将走向消亡。 三是出现两个（或三个）平行体系，它们以产业链“脱钩”为
标志，结果是肢解或淡化了多边体系。 其划分标志多重，主要包括对体系规则的理解和

执行、经济体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涉及地域与文明背景等因素。 如按经济实力、科技水

平、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等指标衡量，平行体系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平衡的平行体系和不

平衡的平行体系，亦即各体系综合实力对比总体上旗鼓相当或强弱明显。 四是再全球化

进程得以启动。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其带来的短期巨大冲击力

让人类开始警醒，深切感受到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早就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应

该做并且能够做的，就是携手并肩巩固、完善和创新现有全球多边体系。
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历史将回归常态。 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人类正站在

历史的十字路口上。 尽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做出选择的还是人类自己。
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 尽管

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

进，人类不存在其他选择。

新冠疫情下的美国与中美关系

倪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岁末年初，一种新型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不期而至，并迅速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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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为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疫病大流行，波及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百万人感染，十多

万人丧生，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极其重大的冲击，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分

水岭。 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不分国别、地域、种族和信仰。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美国宣布

发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病例，随后的一个多月只增加了几十例。

３ 月，疫情进入暴发阶段，从每天几百、几千到上万，美国迅速成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风

暴中心”。 截至 ３ 月 ２６ 日，美国确诊人数超过 ８ 万，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而且疫情仍在持续发酵。 ３ 月 ２９ 日，美国防疫小组核心成员、白宫卫生顾问、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ＮＩＨ）专家安东尼·福奇（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 Ｆａｕｃｉ）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采访时透露，美国预计会有数百万人感染新冠肺炎，其中大约有 １０ 万—２０ 万人

因此失去生命。①

一　 疫情冲击下的美国

这场汹涌的疫病大流行对美国的冲击是震撼性的，堪比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和

２００８ 年“金融海啸”的叠加。 随着疫情持续发展，各种各样的危机还在不断涌现，仍需

要持续观察与研判，但一些重大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

首先，美国经济遭遇重创，“特朗普景气”提前终结，衰退已至，美国可能陷入大萧

条。 以特朗普执政以来最为在意的两个经济指标———股指和失业率———来看，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１８ 日，美股 １０ 天内四次熔断。 ３ 月 １８ 日，道琼斯指数盘中失守 １９０００

点关口，一度跌近 １１％，跌超 ２２００ 点，最低报 １８９１７．４６ 点，相比 ２ 月份的历史高点

２９５６８．５７ 点，跌幅超 １００００ 点。 至此，特朗普就职以来道琼斯指数涨幅在盘中全部抹

去。② 关于失业数据，美国劳工部 ３ 月 ２６ 日发布的每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达 ３２８．３ 万，

这个数据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期曾达到 ６９．５ 万的历史峰值，而目前的数据为历史记

录的约五倍。 在初请失业金数据公布后不久，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

尔（Ｊｅｒｏｍｅ Ｐｏｗｅｌｌ）表示，美国经济“可能已陷入衰退”。 根据摩根大通发布的数据显

示，由于越来越多的州为控制疫情蔓延发布“居家令”，美国经济所受影响范围不断扩

大，第一季度全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速或降至－１０％，二季度降至－２５％，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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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Ｓ． Ｃｏｕｌｄ Ｆａｃｅ ２００，０００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ｅａｔｈ，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Ｆａｕｃｉ Ｗａｒ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当天，道指收于 １９８２７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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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失业率将飙升至 ８．５％，两倍于当前水平。①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副主席雷伊·罗

森（Ｒａｅ Ｒｏｓｅｎ）的判断更为悲观，她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会将美国经济带入大萧条：一

是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向个人和公司提供援助和贷款时态度不够坚决或附加太

多条件；二是人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最终

出现社会隔离，经济停滞期延长了几个月。②

其次，美国社会生活开始陷入大面积停摆。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情形势已呈现

出多点暴发的态势。 截至美国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特朗普已经批准 １７ 个州或地

区宣布进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灾难状态”，包括纽约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新

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伊利诺伊州等 １５ 个州以及关岛

和波多黎各两个地区。 １８ 个州已要求民众尽可能留在家中，总人口超过全国的一半。

受疫情暴发影响，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量大幅上升。 ３ 月 ２５ 日，当天取消航班

１０３２４ 架次，是 ３ 月 １３ 日宣布进入国家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时的 ２７．８ 倍。 在 ３ 月 ７—１４

日这一周，酒店入住率下降了 ２４％。 自 ３ 月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美国扩散后，许多电

影公司宣布推迟电影发行，加上出行减少，美国票房收入进入负增长，３ 月 １９ 日当周

的票房收入增速为－５６．２％。餐饮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最大。 最早出现疫情的西

雅图从 ３ 月初开始餐饮就座率就出现大幅滑坡，纽约和波士顿是在全美病例数破千之

后餐饮就座率才出现下滑，等到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的第四天（３ 月 １７ 日），纽约

和波士顿的餐厅就座率降至零。 不仅美国社会生活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就连美军的

行动也被波及。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３ 月 ２５ 日报道，三名国防部官员透露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美国国防部部长马克·埃斯珀（Ｍａｒｋ Ｅｓｐｅｒ）已经签署了一项命

令，将所有美国军队在海外的行动冻结 ６０ 天。 为此，美国人发出感叹，１９４５ 年以后发

生过很多次战争，没有一次战争让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变成空城、让最发达的国家停

止一切娱乐、让最先进的医疗体系陷入崩溃边缘、让工厂停工、让所有人待在家里。 疫

情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观念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这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的兴

起和排外意识的上升、社会隔膜加剧、失业潮引发社会动荡、“大政府”卷土重来、政府

成为大型制药公司、个人主义受到约束、消费主义受到抑制、宗教影响回归、更加重视

家庭生活、社交活动频度下降、持枪愈加成为共识、交往和消费更加依赖数字技术、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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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现实和远程医疗的兴起、更加重视专业主义、电子投票成为主流、国内供应链加强以

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隔绝。

最后，防疫已成为美国政治和政府行动的焦点。 在全球卫生安全指数（ＧＨＳ Ｉｎ⁃

ｄｅｘ）上，美国得分为 ８３．５，居全球第一，本应成为应对疫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 然而，

在疫情暴发初期，特朗普政府的表现粉碎了这一幻象。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不久

美国就获得了来自中国的通报，但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失误使得美国一再失去最好

的防御机会。 其中包括：在病毒席卷中国的时候，没有认真对待大流行的风险；检测试

剂盒的制造存在严重缺陷，使整个国家对危机视而不见；严重缺乏口罩和防护装置来

保护前线的医护人员，也没有足够的呼吸机来确保重病患者的生命。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美国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①感染人数开始呈爆炸式增长，资

本市场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政府才对疫情真正重视起来。 ３ 月 １３ 日，特朗普宣布美

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向各州和大城市提供 ５００ 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公布了应对计

划，解决应对疫病大流行的资金缺口、试剂盒不足、检测及治疗费用过高、病患信息不

畅通及缺乏全国统筹、医生和医院隔离病床不够、患病治疗或因照顾家人不能上班而

没有收入、低收入家庭无力应对疫情以及学生还贷款压力等问题，并商讨推出 １００ 项

措施保护经济。② 至此，美国政府和整个社会才开始真正行动起来。

在疫情大暴发的情景下启动“紧急状态”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政治常规的运行状

态。 依据美国的《紧急状态法》，美国总统拥有至少 １３６ 项紧急权力，包括生产方式调

控、向国外派兵、实行国内戒严、管制企业运营乃至授权使用一些极端性武器等。 至

此，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体系中，行政分支的权力大幅度扩张，特朗普成为“超级总统”。

随着美国进入“战时状态”，民主、共和两党也一改平日党争不断、相互扯皮的决策

低效局面，以极快的速度在国会推出《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ＣＡＲＥＳ），

并于 ３ 月 ２７ 日由特朗普签署。 该法案规模和力度空前，动用资金超过 ２ 万亿美元。 其

中既包含了共和党方面的基本诉求，如设立一个 ５０００ 亿美元的基金以帮助遭受重创的

行业，也照顾到民主党方面的关切，如为小企业提供 ３５００ 亿美元的贷款，提供 ２５００ 亿美

元的失业救助和 ７５０ 亿美元的医院救助，为个人提供最高 １２００ 美元的现金支付，为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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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提供 ２４００ 美元的现金支付，为每个孩子提供 ５００ 美元的现金支付。

尽管在应对疫情的举措上民主、共和两党基本形成了一致，但是疫情也使得党派

斗争在另外两个方面趋向白热化：一是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大选。 疫情暴发前，由于美

国经济出现的“特朗普景气”，人们普遍看好特朗普的连任前景，然而随着疫情大流

行、美国经济遭遇重挫以及特朗普在疫情暴发初期应对不利，民主党方面重新燃起夺

回白宫的希望，并已经发起了一轮抨击特朗普一贯轻视防疫、忽视民众健康并致使美

国遭遇如此惨祸的舆论攻势。 例如，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当美国确诊人数上升为全球

第一时，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发推特讽刺特朗普“确实做到了美国第一”。

倾向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题为《新冠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

败》的文章，认为在美国正在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比珍珠港和‘９·１１’事件更扎眼

的失败，全是特朗普领导的过错”，而且“特朗普政府官员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最大

限度地淡化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和决定（拒绝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致使美国人

民陷入本不该出现的险境之中”。① 总之，疫情大流行及其应对已成为 ２０２０ 年选举的

最大议题，疫情的走势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成效将最终决定白宫的归属。 二是联邦

与州的关系。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州都有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权力，但在实践

中公共卫生管理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 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难以有

效配合，尤其是在两党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联邦与州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会

出现许多矛盾。 在这次疫情中，重灾区多为民主党主政的州，如纽约州、华盛顿州、加

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等，于是党派斗争就不断以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表现

出来。 例如，特朗普与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Ａｎｄｒｅｗ Ｃｕｏｍｏ）在呼吸机问题上发

生严重争执，华盛顿州州长和密歇根州州长批评联邦政府应对不利并与特朗普公开相

互指责，都是这次美国疫情中的另类风景。

二　 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

防控疫情大流行已成为当下美国社会最重大、最紧迫的话题。 我们知道，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全球卫生安全危机，正如约瑟

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指出的：“在应对这场跨国威胁时，仅仅考虑美国对其他国家

行使权力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是认识到与其他国家一同行使权力的重要性。 每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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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还是狭义的。 新

冠肺炎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①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继

续奉行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在协调危机应对、物资流动、财政刺激与信息共享等

方面，美国几乎都处于缺席状态，不仅没有发挥全球性主导作用，而且处处以邻为壑。
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妄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中美国盟友和中国等战略对手的行动再次表明，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是

孤军奋战，美国有必要将基本的药物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回国，减少对外依赖，从而保护

公民健康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具体到中美关系领域，尽管疫情汹涌，美国相当多的政客、战略精英和媒体仍从大

国战略竞争视角对待中国。 一些人甚至把疫情视为抑制中国崛起的机会。 近期，美国

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ＣＮＡＳ）发表了题为《大国持久战》的研究报告，其中建议美国的对

华战略竞争应从“纵向升级向横向升级演变”。 即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形成的

相互确保摧毁情境中，大国战略竞争向战争这样的纵向升级的可能性下降的背景下，转
向扩大竞争范围，其中既包括在太空、网络、深海等新空间限制对手行动范围，也包括在

舆论、经济、生物等综合领域遏制对手发展潜力。② 在各种势力的共同鼓噪下，美国对

华发起了新一轮的挑衅，并对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开展合作产生了极大干扰。
第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抹黑和唱衰中国。 一些美国官员和机构不断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应归咎于

中国，中国早期应对措施不力，中国并未公开很多信息，致使美国处于被动状态。 特朗

普甚至曾多次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

共和党议员推出决议，呼吁对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所谓“隐瞒疫情扩散情

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进行赔偿。 美国媒体也掀起一

波攻击中国的浪潮。 《纽约时报》不断发文指责中国政府控制疫情不力扰乱了国内外

民生，唱衰中国经济会因为疫情遭受严重打击。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ＣＮＢＣ）
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中国的国际形象会在未来日益黯淡。 《华尔街日报》称，由
于与中国经济关系紧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成为重要“受害者”。 高盛公司、摩根大

通、彭博社等美国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 企业研究所等美国智库称，
疫情将使中国的地方债务、企业违约风险等问题趋于恶化，人民币加快贬值，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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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会陷入大规模危机。 另外，美方还宣布缩减中方在美媒体记者的人数。 在此番政治

操弄下，两国民众对于对方的观感进一步走低。 根据盖洛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公布的一

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创下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历史新低，只有

３３％。 中国是美国首要敌人的判断则首次与俄罗斯相当：２０１９ 年，美国民众认为俄罗

斯是首要敌人的比例是 ３２％，中国是 ２１％，而到了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是 ２３％，中国是

２２％。①

第二，经贸领域继续施压，加速推动中美经济“脱钩”。 特朗普上台后，以经贸领

域为主攻方向开启了对华战略竞争，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史上空前规模”的贸易

战之后，两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最终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关系由急向缓。 而

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

“脱钩”的新依据。 据美国媒体披露，以纳瓦罗为首的鹰派正制定和实施借助疫情推

动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的计划，尤其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３ 月 ２２ 日，特朗普宣布启

动《国防生产法》。 该法案是美国在 １９５０ 年颁布的法律，授予总统广泛的权力去影响

事关国家安全的国内工业，总统可以在权限范围内要求私营企业为了国家生产必需物

资，对相关物资的生产提供贷款并直接购买。 该法案的启动为特朗普政府实施不计成

本的强行“脱钩”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３ 月 ２７ 日，特朗普任命强力主张中美经济

“脱钩”的纳瓦罗为联邦政府的《国防生产法》协调人。 与此同时，具体领域的“脱钩”行

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包括取消中国享有的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发展中国家优惠待

遇、收紧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的渠道、运用各种手段打击华为、强化新兴技术出口管制

的实施细则、大幅扩大对中国的军事终端用途或军事终端用户出口管制、强化对中国赴

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加大对中国所谓“网络窃密”和“经济间谍”的打击力度、升级对

“违规”参与中国各种人才计划或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的专家学者的打击力度及以违反

美国制裁伊朗和朝鲜的相关法律为由对多家中国的银行进行次级制裁等。

第三，继续推进印太战略，打造对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主平台。 印太战略是特朗

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地缘政治布局，对美国来说，印度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４—２５ 日，特朗普开启了上任以来对印度的首次正式访问，两国发表了

《美国与印度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景和原则联合声明》，签署了 ３０ 亿美元

军事采购合同。 特朗普在印演讲时称，“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有的

国家通过强权、恐吓和侵略来攫取权力，而有的国家赋予人民自由和释放他们努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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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己的梦想”，①向印度人“暗示”印度与中国的不同。 在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美

印两国紧密的伙伴关系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包容、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将

通过“美印日三边峰会”“印美外长防长 ２＋２ 部长级会议” “美印澳日四边磋商”等机

制加强磋商，并强调将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提高海洋领域意识。

将台湾地区纳入其中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经参

众两院高票通过后，特朗普正式签署《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 （“台北法

案”），该“法案”声称要强化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包括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巩固 １５
个“邦交国”、与其他国家发展非正式伙伴关系、参与国际活动以及推动双方经济贸易

谈判等。 这是继 ２０１８ 年通过《台湾交往法》、２０１９ 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之后，美国的又一对华重大挑衅行动。 与此同时，自 ２０２０ 年

以来，美舰和军机继续在南海、台海地区展开高频次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在特朗普政府此番操弄下，中美关系快速滑落。 众所周知，传染病跨国传播是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 探索疾病知识、发现治疗疾病的药物以及制定预防和

治疗方案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国际事业。 当下，汹涌的疫情在全球疯狂肆虐，已压倒

了军事、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全球最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机，唯有各国携手

同心方能应对。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程，两国在共同应对全球重大公共安全威胁方面

曾有过很好的合作，不论在应对 ２００８ 年金融风暴、全球气候变化还是埃博拉病毒

上，两国都站在同一战壕里，通过有效合作发挥了全球领导作用，造福两国、惠及世

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中美合作的重

要性。 《注定一战？》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发出呼吁：“疫情突

显出一种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若没有与对方的合作，美国和中国单方面都无法

确保这种利益。 如果不让中国参与进来，成为我们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

在这场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中取得成功。”②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中美两国元首在二十

国集团（Ｇ２０）领导人特别峰会之后一天之内实现通话，双方在通话中聚焦于当前全球

疫情防控合作，这对两国关系的不断下滑具有刹车意义。 习近平指出，流行性疾病不

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 当前，中

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希

·４１·

　 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


①

②

毛克疾、童镜译：《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艾哈迈德巴德演讲实录》，南亚研究通讯，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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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的合作，
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① 这一论断为新背景下的中美关系

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疫病大流行，全人类命运与共，需要携

手合作共同抗疫。

中日韩合作战“疫”与
东北亚区域治理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日韩长期机制化合作成效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防控过

程中得到检验，三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三国合作被赋予新动能，这也意味着东北亚区

域治理迎来重要机遇期。 中日韩需要利用好与欧美防控疫情之间的“时间差”，主动

优化分工合作、携手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深化拓展各领域合作；同时，三国应

超越抗击疫情合作，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推动区域治理取得进展，以区域治理为切

入点推动实现东北亚秩序转型。

一　 中日韩合作成效在疫情防控中得到检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日韩特别是中日、中韩之间保持了密切沟通与协调。
在专业机构层面，中国疾控中心、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韩国疾控中心联合举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技术电话会议，就有关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限制社交距离措

施、社区物资供给方式、抗病毒药物有效性以及特殊人群防护措施等展开专业交流磋

商。 政府层面，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日韩举行疫情暴发后的首次部长级会议———外长

特别视频会议，达成了三点重要共识：一是“联防联控”。 三国同意探讨加强联防联

控，共同遏制疫情跨境传播，探讨制定相互衔接的旅行疫情防控指南。 二是“政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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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载《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调”。 三国同意加强政策沟通，密切协调配合，降低疫情对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的影

响，稳定三国产业链与供应链。 三是“交流合作”。 三国支持各自卫生、科技、商务等

部门加强交流，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开展药物疫苗研发合作，就医疗物资进出口保持协

调。① 三国还一致同意尽快举行卫生部长会议，加强疫情信息分享和交流，共同维护

地区公共卫生安全；寻求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办法，努力维护与经贸合作有关的必要人

员往来；以共同抗击疫情为契机，不断增进三国民众间的友好感情。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日韩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抗击疫情合作增进了三国国民之间的

共情体验。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以来日韩关系持续紧张，此次文在寅政府采取的

透明化疫情应对措施罕见地获得了日本民众的肯定，日本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对韩国

发出了赞誉之声。 例如，《朝日新闻》认为较之安倍内阁基于“强者立场”采取的优先

抑制检测、压低感染人数等防控措施，韩国“优先彻底检测，使实际情况可视化”，采取

的是优先贫困者、有重症化风险者的照顾弱者立场，更加值得肯定。 《东京新闻》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发表社论，呼吁日中韩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尽管韩国政府

对日本限制入境措施表示不满，并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但韩国民众并未就此跟进、出

现大规模抗议活动。 总体看，合作抗击疫情对日韩关系尤其是缓解两国社会民众之间

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相比世界其他部分，东北亚是此次疫情发生较早而防控措施最得力、最先取得成

效的地区。 这首先是因为中日韩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加之三国在疾控领域各

具优势、实力相对深厚：日韩两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 日本医药科研水平高，人工呼吸器、人体影像技能与医疗机器人等医疗诊治

仪器处于国际一流水平，而且奉行“健康立国”国际医疗政策，将接收国际病患作为国

家政策。 韩国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两次经历中东呼吸综合征（ＭＥＲＳ）疫情，抗击病毒传

染经验丰富。 中国体制优势明显，动员力、执行力卓越，公共卫生体系日益健全，防控

诊疗能力明显提高。 中日韩疫情防控较快取得积极进展也与三国在疫情暴发初期及

时有效的信息互通、经验互鉴密不可分。 武汉出现疫情后，中国第一时间与日韩分享

相关信息和抗击疫情的经验，对其后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中，日韩采取的应对思路和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均根据中国提供的信息和

经验，采取了禁止大型集会活动、关闭大型集会场所、要求居家隔离和居家办公、佩戴

口罩及远离人员密集区等共性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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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疫情防控轨迹的回溯可以发现，此次中日韩合作能及时启动、有序展开、迅

速奏效，得益于三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良好合作基础尤其是制度性合作框架。 早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为降低传染病蔓延风险，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门在日内瓦签署《中日韩关

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将共同应对流感确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就此正

式开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此后，防控人感染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病、中东呼吸综

合征等传染性疾病先后被列为三国合作的重要内容。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在韩国倡议下，首

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在首尔召开，并形成年度对话机制。 中国疾控中心、日本国立

感染症研究所、韩国疾控中心同步联合举办“中日韩传染病论坛”，不断提升三国在传

染病科研技术发展方面的交流合作水平、加强医疗卫生科研领域的技术攻关合作。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为预防中东呼吸综合征蔓延，第八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提出共同应

对公共卫生突发紧急事态方案，就加强三国在信息共享、预防和应对传染病措施等议

题达成一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十二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就在传染病防控、人口老

龄化应对等领域共享经验达成共识，续签《中日韩关于共同防范和应对流感大流行及

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联合行动计划》，再次确认将紧密协作应对传染病，并就进一步完

善紧急状态下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继续强化信息快速共享、加大地区公共卫生威胁监测

和推动应对疫情威胁的能力建设等议题达成一致。

总之，经过十几年的机制化建设与合作实践，中日韩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意识

不断增强、合作经验不断积累、相关机制逐步建立，并在实战中多次得到检验、不断走

向完善。 到此次疫情暴发之际，三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及应对方面的合作机制

已相对成熟，可在第一时间共享疫情信息并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护措施。 长年合作实践

的效果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　 携手战“疫”成果赋能多领域合作深化

中日韩在合作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果将为三国扩大深化各领域合作提供新动

能。 疫情攻击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恢复

周期长，容易形成冲击地区正常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危及国内稳定乃至全球稳定的

复合型后果。 面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共同利益与

整体性利益凸显出来。 疫情防控形式上是隔离，本质上却是关联。 当前，中日韩国内

疫情已基本可控，都面临确保国民健康与恢复经济运行的双重压力，需要以更紧密的

协同防控做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以更紧密的产业合作应对疫情对区域供应链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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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以更紧密的政策对接推进产业合作深化。
首先，中日韩需要进一步探索优化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模式，做好三国公共

卫生领域特别是突发危机防控领域的长期合作计划。 具体应当包括：其一，建立抗击

疫情专项合作机制，启动卫生防疫专家网络会议等协同防控模式。 其二，协同强化口

岸防控和检验检疫，探索建立三国健康旅行卡，促进三国商务人士旅行的便利化。①

其三，加强大数据信息网互通共享，在疫情防控、感染者诊断、临床治疗和护理方面展

开务实合作。 其四，加强医疗科研科技合作，在中国第一时间识别出病原体并与世界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的基础上，尽早做到在医药科技领域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有效药

物和疫苗研发方面展开实质性技术合作，避免重复试验以节省时间和资源成本。 其

五，展开疫情防控产品研发生产方面的合作，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形成以本地区为基础

的生产供应能力。
其次，中日韩可将经济产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较之欧美各国，中日韩

可望较早实现对疫情的基本控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一宝贵的时间差为三国

争取战略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是面对疫情给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带来的严重冲

击，三国可以共同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点，推动形成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

新机制。② 疫情暴发前，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及英国占全球机械设备行业贸易总量

的 ４５％，其中前三者分别是东亚、北美及西欧的区域中枢，而疫情持续蔓延必将对全

球企业生产、区域贸易及产业链发展带来影响。 在东北亚区域内，中日韩产业链关系

密切，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主要以机电产品、汽车与运输设备为主，日韩作为半

导体产业强国、汽车出口大国，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不断增加，三国原有产业合作分工面

临冲击。 二是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携手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协定如期签署。 通过加快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谈判，
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使三国企业从更宽松的市场准

入中受益，为维护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畅通提供制度性保障，促进三国及地区经

济尽快复苏并实现稳定增长。
再次，中日韩可将制度化合作进一步拓展到地区事务层面。 除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外，中日韩在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可考虑借鉴 １９９７ 年亚洲

金融危机、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亚洲共同基金构想，协商建立包括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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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在内的“地区公共危机共同应对机制”，实行常态化运作，以强化区域内非传统安

全领域的危机管控合作。 这类合作属于“低政治”非传统安全范畴，合作敏感度较低、

可涵盖范围广，易于达成一致，也更能惠及普通民众。 近年来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疫

情、日本福岛核泄漏等跨境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愈加需要跨国的紧密协调与通力合作。

着眼未来，环境污染、恐怖主义、信息安全、卫生保健以及人口老龄化等中日韩共同关

注的议题都可以纳入该机制，使三国通过扩大合作进一步拓展共同利益基础、增进政

治互信。

最后，中日韩还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领域的政策对接。 中日两国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社会保障协定》，相互减免相关企业、人员

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 除日本外，中国还与德国、韩国、法国、卢森堡、塞尔维亚等 １１

个国家签有双边社保协定。 按照日本与美国、法国、荷兰等所签同类协定的标准，中日

还可以考虑将减免医疗保险缴费也纳入协定，并将双边协议扩大到中日韩三边，进一

步促进三国经贸关系、便利人员往来。 这在当前及疫情结束后一个时期内尤其具有靶

向效果。

三　 以中日韩合作带动区域治理面临重要机遇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居世界第 ２、３、１２ 位，２０１９ 年合计突破 ２１ 万亿

美元，超过欧盟、逼近美国，占整个亚洲的 ２ ／ ３、全球的 １ ／ ５ 以上，成为“亚洲世纪”的主

要推动者。 中日韩合作起步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 １９９９ 年，目前已建立领导人会议机

制、部长级对话机制 ２１ 个，其他协商机制 ７０ 多个，务实合作涵盖 ３０ 多个领域。 三国

人员往来每年超过 ３０００ 万人次，贸易额突破 ７０００ 亿美元。 经济体量与在区域内的重

要地位决定了中日韩合作已超越三边，具有重要地区意义，对东北亚区域治理起到关

键推动作用。

区域化发展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大趋势，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至少有 ２０ 个

区域组织已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秘书处、委员会和议会等基本区域建制。 而中日韩

合作实践尽管已取得长足发展且其中不少已带有区域治理性质，但截至目前有关东北

亚区域治理的学术探讨仍严重不足。 这反映了中国学界对欧美以外区域与国别研究

存在缺陷。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中日韩合作应对的实践使这一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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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状看，区域治理为各方今后共同应对更多、更严峻的挑战所必需；从地区长远发展

角度看，区域治理则可望成为东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重要支点。

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工具理性思维，传统上地区秩序构建或转型“在逻辑上导向

以均势秩序与霸权秩序为典型代表的两种权力秩序形态”，结果导致构建或转型过程

往往伴随强制、对抗和冲突。① 以治理而非权力为导向重塑地区秩序，一方面可以避

免传统模式下常常出现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选择合作领域，短期内

规避“高政治”领域的干扰因素，在次敏感领域先行先试并使其外溢效应逐渐渗透到

“高政治”领域。 从现实看，随着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日益增多，“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

岛”。 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领域，任何地区都难以单纯依赖某一个区域内或区域外强

国，而是需要建立多边机制有效应对挑战。

中日韩机制化合作的长期积累为区域治理合作提供了深厚基础以及拓展深化的广

阔空间。 中日韩三国比邻而居，同处一个地缘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紧密、合作需求巨大。

但传统上，东北亚更多以大国权力斗争、地缘政治博弈著称，朝鲜半岛被称为“冷战的活

化石”。 所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反向激发的合作治理动能存在于中日韩之间，也同样存

在于东北亚区域之中。 对照区域联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区域建制（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有关区域治理的关键变量，②东北亚已开始具备推动区域建制、启动治理

合作的基本条件。 相较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东北亚区域内贸易比重偏低，这与其说是

中日韩产业结构关联性不强，毋宁说是经济合理性以外的因素所致。 ２０１９ 年日韩爆发

贸易争端，两国相互制裁，造成双输结局，从反面说明了这种紧密关联的客观存在。 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又为这种紧密关联进一步合理化提供了调整契机。

东北亚区域治理应当遵循自己的特色路径。 国际学界关于区域治理的研究迄今

多以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盟治理为范本，但“欧洲中心主义”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东

亚地区的特性来看，无论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还是现实中的国家关系结构，都有别

于西方以权力为主导的历史经验和思维模式；从冷战后的现实来看，东亚地区也没有

复制曾在欧洲盛行的多极均势秩序。 东亚地区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和西方世界的突

出差异使东亚地区秩序建构与转型的理念和路径应该植根于自身的历史进程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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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① 中日韩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就表现出某些文化共性，可为东北亚区域治理

的路径设计提供参考。

概括而言，以中日韩合作促进区域治理、以区域治理为切入点重塑东北亚地区秩

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东盟经验，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二

是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②三是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际操作

路径。 总之，应在坦诚面对现实、有效管控分歧以及推动问题朝着妥善解决方向发展

的同时，丰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区国际关系的观察角度，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

手，逐个机制、逐个基金、逐个项目地扎实推进。

新冠疫情下的欧洲战略
困境与中欧关系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刚刚过去的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欧洲“危机的十年”。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引

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曾一度让欧元区岌岌可危。 之后，因“伊斯兰国（ＩＳＩＳ）”异军突

起和中东北非战乱不已，欧洲数年内生活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 ２０１５ 年难民大潮

汹涌而至，不少国家关闭边境，申根区受到直接冲击。 ２０１６ 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

疑欧主义、民粹主义高涨，一些欧洲政治家警告欧盟危在旦夕。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ＣＯＶＩＤ－１９）给尚未从上述危机中完全走出

来的欧盟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 疫情冲击之下，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的欧盟向何

处去，中欧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值得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蔓延时并未引起欧洲国家重视。 由于未能及时采取得力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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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举措，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迅速成为全球疫情新的震中。 随着疫情急转直下，一些重

灾成员国对欧盟的质疑和不满大增：一是指责欧盟机构反应迟滞，不能及时出手组织

成员国集体应对；二是不满其他欧盟成员国自扫门前雪，缺乏合作和团结。

其实，由于欧盟并非主权国家，其属性决定了它并非什么事都可以做，在历次危机

刚开始时欧盟机构的缺席实属难以避免。 如同外交、防务一样，卫生、抗疫方面的权力

也掌握在成员国手里。 欧盟机构只有在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行使

相关权力。 正因为如此，尽管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就宣布成立了由负责危

机管理、卫生健康、交通运输、边境事务以及经济增长的 ５ 名委员组成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反应小组”，但欧盟层面的真正应对是在 ３ 月 １０ 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紧急

峰会之后。 峰会决定建立成员国卫生部长和内政部长每日沟通机制，出台欧盟统一的

抗击疫情规范；同时责成欧盟委员会评估成员国医疗物资需求，统筹解决物资紧缺问

题。 此次峰会的意义在于让欧盟机构得到了成员国的授权组织抗击疫情。

欧盟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疫情的肆虐暴露了欧盟团结和凝聚力的缺失。 １０ 年前

欧债危机的爆发曾在欧盟南部“债务国”和北部“救助国”之间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痕，

至今未能弥合。 接踵而至的难民危机又使得欧盟西部和东部、老成员和新成员之间出

现了分裂。 由于德国宣布对难民门户开放，匈牙利、波兰等国则坚定要求“零接收”，

于是，一道难民墙在柏林墙倒塌的地方再度竖立起来。 大疫来袭，欧盟作为世界上一

体化程度最高的集团，其成员国相互帮扶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现实是疫情使欧盟

内部的分歧再度呈现：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举行的抗击疫情视频峰会上，意大利、西班

牙、法国、比利时、希腊等 ９ 个国家力推欧盟发行“新冠债券”，以共渡疫情难关。 但这

一提议遭到了德国、奥地利、荷兰与芬兰 ４ 国的反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从根本上来

看，欧盟团结和凝聚力缺失的背后是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分化。

目前，抗击疫情和救经济、稳社会已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当务之急。 以欧盟最

大经济体德国为例，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联邦议会审议通过该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项经济纾困计划，总金额为 ７５６０ 亿欧元。 由于抗击疫情支出增大，德国

联邦政府还突破“债务红线”，新增 １５６０ 亿欧元的财政预算。 在欧盟层面，欧盟宣布

放宽欧元区国家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 ３％的限制。 欧洲央行于 ３ 月

１２ 日、１８ 日先后出台了 １２００ 亿欧元和 ７５００ 亿欧元的巨额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旨在确

保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所发行的债券能够得到购买。

目前欧洲国家普遍认为此次疫情对于全球和欧洲经济的影响将远大于 ２００８ 年国

际金融危机。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Ｃｌｅｍｅｎｓ Ｆｕｅｓｔ）认为，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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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给德国经济、劳动力市场和国家预算造成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几十年来德国

所有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① 事实上，近来欧盟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将此次疫情称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并纷纷出台各种非常规之举，一方面

是因为疫情事关生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充分意识到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极大危

害性。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欧洲经济社会影响的日益加重，进而引

发各国社会政治动荡和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兴起，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将更加激烈。

虽然目前来看欧盟内部利益的分化以及争执和冲突的加剧不会导致欧盟解体，但

无疑将加重其内部一体化的困境。 近年来欧盟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国退欧

以及民粹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制约了欧洲一体化发展。 在此背景下，法国等国家竭力推

动欧盟成员国之间加强合作，以遏制欧洲影响力下降趋势，更好地维护欧洲的利益。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提出的“欧洲主权论”可以说集中

反映了这一想法。 所谓“欧洲主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欧盟自身的实力，包括在欧

元、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能源、网络以及军事防务方面深化成员国的合作。 疫情的蔓

延及其对欧洲各国的严重冲击将使欧盟进一步联合的设想难以实施。

疫情将不仅加重欧盟自身发展的战略困境，而且将使得其国际战略困境更加突

出。 近年来，欧洲对于世界变局、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悲观，这与冷战结束

后欧洲的乐观情绪形成很大反差。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欧洲对其软实力充满自

信，陶醉于构筑由西方确立规则的所谓“后现代世界”。 通过统一货币和实现东扩，欧

洲增大了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 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竞争的加

剧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压力。 ２０１６ 年，欧盟委员会在其少有的一份《全球战略报告》中

警告，日益紧密的世界，必将更加复杂脆弱和充满竞争。 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举行的慕尼黑

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称，大

国之间竞争的观念正在日益塑造世界现实，认为“我们与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

国际合作目标越来越远”。 俄罗斯“改变了欧洲边界”，造成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

对抗和丧失信任；中国“选择性地接受国际法”；而欧洲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则实行“自

私的外交政策”，不再遵循国际多边规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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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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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４ 日。



从其全球战略来考虑，欧洲最担心的是西方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影响。 目前关于西方影响力下降的认识在欧洲十分普遍，同样

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很多欧洲政要明确认为“西方缺失”已然成为现实：

一方面世界不再像西方了，另一方面西方本身也不像西方了。 而马克龙 ２０１９ 年在法国

年度驻外使节会议上就已把欧洲的国际战略困境分析得十分清楚。 其看法可以概括

为“三论”，即“西方霸权终结论”“中美两极论”以及“欧洲边缘化论”。 他把西方霸权

的行将终结归因于三点：一是西方自身发生了诸如金融危机等严重错误，二是西方内部

的分裂，三是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在此形势下，马克龙提

出法国和欧洲要扮演国际权力的平衡者，以避免在新的两极化世界中被边缘化。①

在欧洲对其自身外部战略环境的评估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最大变

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欧美结成军事同盟以来，欧洲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的依赖

性。 在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当中，欧洲既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但冷战结束以后，欧

美维持同盟关系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也是最主要的，随着共

同敌人苏联的消失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下降。 ２０１４ 年

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再度紧张后，北约重新加强了“集体防御”，但这并

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重心又回到了欧洲。 第二，双方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方面产

生了严重分歧。 ２００３ 年，围绕伊拉克战争，跨大西洋两岸出现了冷战后第一次重大分

裂，暴露出双方围绕国际秩序等问题存在深刻分歧。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美在

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包括退出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与《中导条约》等，都与欧洲坚持的原则和立场背道而驰。

面对美国明显的本国利益至上、无视盟国利益的倾向，欧洲越来越难以继续依赖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国在国际上继续推行单边主义，特别是在没有与欧盟国家

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颁布对欧“禁飞令”，进一步加大了欧美疏离倾向。 欧洲理事会

主席夏尔·米歇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ｃｈｅｌ）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共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不利于共同应对疫情。②

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Ｔｏｎｙ Ｊｕｄｔ）在《战后欧洲史》一书中写道，欧洲像狐狸，

因为它知道得太多了。 经过一系列危机特别是当下疫情打击后欧洲无疑知道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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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其今后在国际上“有心无力”的问题也将更加明显，内外政策将可能更加体现现

实主义色彩和务实性。 如在自身发展问题上，欧盟将可能被迫采取更多“灵活的一体

化”来强调多样性和有效性。 在维持软实力的同时，欧盟将更加重视自身硬实力建

设。 在国际上，欧盟 ２０１６ 年就已将“有原则的实用主义”作为其对外指导思想。 而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职伊始便表示，要将新一届欧盟委

员会打造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意在使欧洲变为大国竞争的“玩家”而非“玩物”。 具

体而言，在全球治理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坚持多边主义。 对于欧洲来说，多边主义

是维护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 维护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多边机构组织的正常

运作并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改革，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点。 在与美国的关

系上，欧盟将既承认美国为盟友，又视其为挑战，在保持与美国合作的同时，逐步减少

对其的战略依赖，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华为 ５Ｇ 等方面坚持自身立场。 在与俄罗

斯的关系上，欧盟虽将维持对俄制裁，以促使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改变立场，但

也将采取行动寻求欧俄关系转圜。 ２０１９ 年北约峰会前马克龙明确表示，北约的敌人

不是俄罗斯，而是恐怖主义。①

最后我们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中国和欧盟皆为世界上最主要

的经济体，此次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概括起来，疫情对中欧关系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不断蔓延，中欧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变得日益

突出。 疫情暴发至今，中欧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和合作。 除双方相互提供医疗物资

援助外，中国还向意大利等国派出了医疗专家队。 中国外交部、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

关部门与欧盟举行了数次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尽管疫情使得包括“１７＋１ 合作”

北京峰会等重大议程不得不进行调整，但中欧合作抗击疫情已成为大国关系的一大

亮点。

在加强双边援助的同时，中欧积极推动国际多边合作，以促进各国共同应对这场

全球性危机。 近年来，中欧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双方共同牵制美国

单边主义，大力维护国际多边机制。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欧洲国家视中国为“盟友”；

在维护伊朗核协议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欧也站在一起。 欧盟在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对华

政策文件中高度重视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欧特别是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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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共同促成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的召开。 中欧还一致表示

愿意加强在非洲等地区抗击疫情的合作。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还反映在经济方面。 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

关系的重中之重。 中欧长期互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包括英国的

欧盟 ２８ 国的贸易额达到 ７０５２ 亿美元。 即使英国“脱欧”，欧盟统一市场仍将是中国

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就单个国家来

说，中国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已经连续 ４ 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但疫情对中

欧经贸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因制造业和运输业

的停滞而受到威胁。 欧洲一些国家表达了对过分依赖中国与亚洲制造业的担忧。 疫

情后，中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恢复将面临很大挑战。 此外，由于欧洲社会的大规模停

摆，中国对欧出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制约。

从中长期来看，中欧经济关系中的竞争问题会十分突出。 欧洲近年来不断强调市

场开放的对等性和经济竞争的公平性，并越来越把中国看作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

要竞争者。 由此引起的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多。 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应对经济竞

争的问题上，欧洲的政策主张与美国并不一致。 欧盟主张通过多边框架以及双边谈判

来解决，反对发动贸易战或对华实施“脱钩”战略。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成功之道更多在于勤

奋、敢于创新以及科技领域的实力。 西方国家不应简单将中国经济成就视为威胁，可

就此展开建设性讨论，但不应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 在她看来，未来西方必须接受与

中国竞争的现实，但竞争并不意味着“脱钩”。 她同时强调，欧洲已不再是“世界中

心”，减少外部合作伙伴将损害自身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①

综上所述，目前仍在欧洲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演变为战后 ７０ 多年来欧洲面临

的最严重挑战。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既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也将对欧洲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未来欧洲自身发展及其国际作用和影响力都将受到

巨大制约。 就中欧关系而言，疫情既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机遇，也对中欧经济关系的发

展提出了新挑战。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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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ｉｏｎｅｌ Ｂａｒｂｅ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０ｆ９１３５ｃ－３８４０－１１ｅａ－ａ６ｄ３－９ａ２６ｆ８ｃ３ｃｂａ４，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


